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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桑青青于野
□王优

潮汕食“点心”
□周建苗

犹记当年那舞台
□邓训晶

调泥往事
□肖洪江

“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城南路

迢迢，今日起更早。”早起采桑，于我，是深

刻的记忆。

少时，母亲养蚕，我们帮着摘桑叶。

三眠之后，蚕的吃口极好，所需桑叶大大

增加。田间地头的桑叶都摘光了，只剩

两三片叶子的嫩尖尖。明代诗人高启在

《养蚕词》中曾提到：三眠蚕起食叶多，陌

头桑树空枝柯。就是说蚕第三次蜕皮

后，一天就能吃掉好几片桑叶。有时，饿

极的蚕会把桑叶的茎脉一起啃食掉，只

剩一截硬硬的叶柄。“哎呀！吃得只剩光

梗梗了！”母亲看到蚕簸里绕来绕去的小

脑袋，欢喜得很。吃口好，蚕就长得快，

将来结的蚕子又大又白，就能卖个好价

钱。“勤养蚕，懒养猪”，洗蚕簸，熏蚕房，

剔蚕沙，消毒，喂食，啥都偷不得懒。母

亲汗着衣衫，一刻也不停，一边把蚕捉到

铺上干净蚕纸的蚕簸里，一边扫掉厚厚

的蚕沙，再匀匀撒上一层新鲜的桑叶。

沙沙沙，仿若春雨乘风而来，屋子里一片

春意盎然。

立夏后，蚕的食量更大，几乎一刻

不停地吃，两天不见，苗条的身形就明

显大了一圈。嫩桑叶，老桑叶，甚至带

泥的桑叶都摘来洗净晾干喂蚕。桑叶

还是不够吃，我们就跑很远的路，到深

山老林里去采摘。洋桑土桑，大叶小

叶，见桑就摘，大背大背地背回来，在屋

角蚕簸里摊开来。白日夜间，蚕房里沙

沙沙、沙沙沙，春雨绵绵，酣畅淋漓，骤

然有了一种肆意生长的快感，也有了丰

收在即的希望。

第四次休眠之后，要不了几天，蚕逐

渐停止食桑叶，胖胖的蚕体开始收缩而稍

显透明。它们爬上草山，吐出晶亮的丝，

结成雪白的茧，回馈青青桑叶的哺育和蚕

民起早摸黑的付出。蚕茧上市之后，换回

或薄或厚的票子，肥料学费，油盐酱醋，便

有了着落。母亲的心，于是重新放下，对

田边地头的桑树培土修枝，更是细心

周到。

漫长的岁月里，桑长在山野，也长在

册页。除了养蚕人，对桑情有独钟的还有

诗人。在文人的心中，青青桑叶，更多了

绵绵情思。明代诗人王祎写道：低低门前

两桑树，忆君别时桑下去。桑树生叶青复

青，知君颜色还如故。曾经，桑下与君别，

而今见桑思故人。桑叶年年新，思念绵绵

无绝期。君如枝上叶，任凭时光流逝，从

桑下离开的你，永远青翠可人。

永远青翠可人的，还有那个叫秦罗

敷的女子。“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那株栽种在汉乐府里的桑树，枝繁叶茂；

那个从诗歌中走出来的女子，婀娜明媚；

那些采桑的器具，千年不朽。咏叹的乐

章，更是弦歌不辍。桑叶青青，绿水悠

悠，素手纤纤，桃面夭夭。水边的桑树，

采桑的女子，多么明媚动人的风景。“蚕

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蚕宝宝饿了，我

就要离去；达官贵人，不要无为踟蹰。美

丽聪慧的女子，千百年来，星辉不减，光

彩依旧。

现实生活中，桑叶亦越来越受青睐。

那日在荷塘边，见两老夫妇摘桑叶，说摘

回去炒蛋、做粑粑，都极好吃。新生的桑

叶，颤动在春风中，煞是可爱。桑叶原是

食药两用的好物，可泡茶，可入药，可蒸

馍。此外，一年四季，桑叶都是极好的草

料，牛伸舌一卷，嚼得津津有味，吧嗒吧

嗒，尾巴甩得老高。

每年立冬，父亲总要摘些桑叶，晒干

收藏，以备不时之需。桑之落矣，其黄而

陨。那时桑叶已老，枯黄而沧桑，再无春

日里的鲜美油亮。左邻右舍，开了中药，

需要加桑叶作药引子的，便常来我家讨

要。“村子里就你家有，别的没哪个收这

些。”父亲打开挂在墙上的袋子，取出一些

干桑叶，交给来人。父亲学过医，十草九

药，乡野的花花草草、枝枝叶叶，无不是治

病救人的良药。桑叶、桑葚，甚至毫不起

眼的桑皮、桑根，在父亲眼里都有用，做药

材，做柴禾，哪来的废物呢。

《诗经·小雅·小牟》里说：“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光阴是养在天地之间的蚕，爱

就是桑。有桑青青于野，有爱绵绵于心，

真好。

我的家乡潮汕地区，有食“点心”的

习惯。

按清代金奎五《最窝先生文集》卷之

七记载：“点心。此以晨羞谓点心。盖谓

非盛馔而点于心耳。东人独以日中饭为

点心误矣。如俚书好顿点心。亦非为午

饭也。”点心指的是非正餐的小食，为的

是充饥。

潮汕地区一般有亲戚、朋友拜访，主

人会泡茶招待，还会准备一些糖果等，谓

之“点心”。不仅如此，非正餐期间，来了

客人也会做些点心吃，如咸粥、汤面、粿条

汤、汤圆、蛋等，以免怠慢了对方。

当然，潮汕地区“起厝”（建房）、装

修、做家具等，雇舂墙师傅、杂工、木匠，

抑或请人割稻干农活，一般下午四点钟

前后，主人家必定煮“点心”，给帮忙的人

吃。也有家人出远门，临行之前煮点“点

心”吃的；家中来了老人，煮些面作为“点

心”招待。

点心，为的是饱肚，补充能量，主要有

猪肉豆干粥、炒面线及肉圆汤、面条瘦肉

汤、甜面汤等。除了吃饱肚，干起活来力气

更大，还有寓意吉祥、心想事成之说。

食“点心”，也为潮汕的一种礼仪，主

人家总会盛最满最好的给客人，并劝着

说：“要食干净、都给我食掉！不要客气

哟，不吃饱等会肚饿啊！”这搞得肚子不

饿的客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难为

情了。

潮汕俗语“三顿食，四顿点心”，其意

思为除了早上、中午、晚饭三餐，还可以

吃晨前、午前、午后、晚饭后的“点心”来

充饥。既有养生之说，也有“力食懒做”

之谈，即一个人一天都准备着吃的，懒于

工作，有贬义。

点心，有“点”有“心”，有情有意，代

表着潮汕人的好客热情以及浓浓的乡味

乡情。

“五一”节期间，朋友圈里都在呼朋

唤友去乡村游玩、看坝坝。让我想起了

知青岁月，我们宣传队演出的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我们每个大队都有

宣传队，每年要参加公社、区里组织的文

艺汇演，所有节目都要自编自演。我本

来没有什么文艺细胞，但我喜欢文学创

作。因此一下乡，就被大队抽调到宣传

队搞创作，成了主创人员。我创作了很

多节目：诗朗诵、大合唱 、独唱、相声、三

句半、对口快板、谐剧、独幕剧……平时

收工后，我们都要到大队部去排练节目。

节假日我们要到各个生产队去巡回

演出，给社员们营造节日气氛。其实舞

台就是在一个大晒坝上，后面拉一个幕

布而已，再拉几个大灯泡，我们也不用怎

么化妆，只是演什么角色换一下符合角

色的衣服就是了。

那年“五一”，我们去三队演出的情景，

还记忆犹新。队长让社员们提前一个小

时收工，早点吃了晚饭来观看。等到夜

幕降临，大家扶老携幼，端着凳子熙熙攘

攘地来到晒坝。大人喊娃娃，小伙伴嘻

嘻哈哈互相寻找，鸡鸭鹅在晒坝边大声

叫着舍不得回窝，几只大黄狗在人群里

穿来穿去，台下一片热闹。演出开始了，

第一个节目是集体诗朗诵，那铿锵有力、

荡气回肠的朗诵抓住了大家的心，全场

终于安静下来，认真地看演出了。

节目丰富多彩，台下笑声阵阵。还

记得，最有趣的是我写的谐剧《看球记》，

是我一起下乡的同学清富演的，赚了不

少掌声。他在学校就能歌善舞，很有表

演天赋，也很风趣。他把想去看球，可农

忙又看不成的心理活动展示得淋漓尽

致。舞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俯后仰，从他

一出场就笑声不断。

可是演着演着停电了，一片漆黑，只

有天上几颗星星在偷偷地眨眼。正在我

们手足无措时，几个社员冲回家拿来几

个大马灯挂在台前，台上顿时明亮了。

演出继续，接着演了我创作的独幕

剧——《自留地风波》。当时我们县正在

修大型水利工程——沱灌，需要占用一

些土地，有些社员不同意渠道从他家自

留地里通过。针对这种情况，我创作了

这个独幕剧。内容是沱灌渠道正好要从

一家人的自留地过，妈妈舍不得自留地，

死活不同意。在沱灌工地上修渠道的儿

子和女儿联合起来做妈妈的工作，几经

周折，终于说服了妈妈。剧中的兄妹俩

诙谐幽默，包袱不断。我的好友权权演

妈妈，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小范演哥哥，我

客串了妹妹的角色。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舞台十分简

陋，但我们却用青春的热情点燃了那个

夜晚。

演出完把道具送回大队部，我们才踏

着月光回家。刚返青的秧田里传来蛙声

阵阵，各种不知名的小虫演奏着悦耳的小

夜曲。我们顺手折一枝柳笛，吹奏着激情

燃烧的岁月。我们兴奋地说着笑着往家

走。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好饿啊！”我

们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

那个“五一”，也就这样深深地留在

了我的记忆里。

调泥，是指调和做砖、做瓦

用的泥巴。

我们那个踏踏叫黄泥坪，位

于川北，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一碗

泥土一碗饭的地方。黄泥土的

特点是土体厚、黏性强、泥质细，

质地均匀，保土保水，能产出最

好的粮食。

黄泥土也是做砖、做瓦的优

质泥土。那些年生产队搞副业，

开会讨论，大家建议办个砖瓦

厂。于是，队上拿出两亩田，抽

调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

专业队就开张了，其中就包括

我。我们先在田里，把泥土挖松

挖深，然后放上水泡起，等泥土

软了，调泥。

天麻麻亮时，队长在广播里

喊：“各家各户把牛赶上，到青杠

树大田里调泥哈。”全生产队的

20多个养牛户牵着牛，浩浩荡

荡来到大田里调泥。

调泥，就是人把牛绳牵到，

在30厘米厚的稀泥中来回转圈

圈。牛四只脚，用牛调泥，又快

又好。泥巴越调，黏性越强，人

腿、牛腿越陷越深，是个很累

的活。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做砖

瓦的师傅说：“调泥，要调到有胶

性，生土调成熟泥，拿在手里黏

黏糊糊的，摸起来像发酵的面团

就算调好了。”

下午，生产队的全部男女劳

力将调好的黄泥起运到仓房的

大坝子上，堆积成圆形的大泥

坛，还盖起了茅草棚子，方便砖

瓦工盘泥，切块取料。

做砖坯比较简单，双手捧起

一坨泥，举过头顶使劲砸进木制

的匣子里，匣子中间有条细缝，

再用钢丝弓弦沿着砖匣子表面

和中缝一割，端起砖匣子，轻轻

倒扣在平整的院场里，再轻轻提

起砖匣子，两块砖就做成了。

做瓦坯是个技术活，瓦桶子

由柏木条连成，可以自由张合，

桶身均匀地竖着四根凸起的木

条，还罩着一层白布瓦衣。队长

点名要我做瓦，在师傅的指导

下，我把瓦桶子放在转盘上，搭

泥墙，切割取料，双手轻轻捧起

泥片蒙在瓦桶上，左手捏着瓦桶

把手，右手拿着泥刀，沾上旁边

盆里的水，转动瓦桶，快速地在

泥巴上拍击着、刮抹着，泥巴就

变得光光溜溜的，再用专用工具

划上线，提着瓦桶，到院场上放

下晒太阳，等泥坯干后，用手一

拍，分为四片的瓦坯就成了。

砖、瓦胚子晒干后，装在窑

里要持续烧三天三夜。出窑前，

还要在密封的窑顶筑个泥巴田

子担满水，使其慢慢降温，让砖、

瓦产生窑变，从赭红变为我们看

到的青黛色。

出窑后的青砖、青瓦都具有

金属般的质感，平整光洁，色泽

均匀、不易破损，具有敲之有声、

断之无孔的特征。看似简单的

一砖一瓦，从调泥制作到晾干烧

制，最短需要3个月，如遇雨水

多的天气，时间还会更长。

调泥、做砖、做瓦，已成为我

记忆中难忘的乡愁了。


